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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既已开场，它自然会继续下去，这再合乎逻辑不过

了。可在这件事上却没有丝毫合乎逻辑的地方，不，绝对没有，基姆对此深信

不疑。

其间，基姆既吃惊又好奇地注视着反射在对面楼房玻璃上救护车那不断闪

烁的蓝光。此时，他更乐意亲眼看看那救护车，特别是出事原因，为此，他站

到离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入口处不足十米的地方等拖车来。一辆救护车，自身

却遭遇车祸，这本身就是件近乎滑稽的事。

比吉特姨妈又一次来陪基姆，等他妈妈和贝姬从医院回来后，将他们全送

回去。她向基姆保证，没人在这次事故中受重伤，所以他也没必要神情紧张、

良心不安地去想象那遭遇不幸事故的救护车的样子。基姆将姨妈送给他的最后

一块口香糖剥开塞进嘴里，然后将包装纸不偏不倚地扔到离路边垃圾桶半米远

的地方。他悄悄四处张望，找姨妈，却未见踪影 反正看起来如此。而后，

他又在密集的人群围成的圆圈中找姨妈那修得很短的黑发，那些围观出事的红

十字救护车的人密密麻麻，极大妨碍了警察和护士们的工作。

基姆有点生气，倒不是与姨妈曾有过什么不愉快，正相反，他很喜欢比吉

特姨妈。但是，不管她有多好，她却终究是个成年人，其所作所为皆为典型成

年人那一套。此时，这种想法再次浮现在基姆心里。呸！

基姆的心情原本就不大好。他痛恨人们把他当小孩子对待，每次贝姬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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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看病，他虽同去，姨妈却都被拽来给他当保镖。请问，这与给同去的孩子看

病有什么区别？虽然基姆曾多次抗议，但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而这一切仅因

为唯一有一次基姆独自在家时，几位来做客的朋友把家里搞得稍微有点乱。那

实在不公平！那台蠢电视在桌上摇摇欲坠，仅经最最轻微的触碰就掉在地

上 其实碰电视的只是个小小的足球。电视屏幕上因此被摔出一小道裂缝，

真见鬼，发生这种事，基姆有什么办法！他父母几个月来一直商量想买台新电

视，而且后来也这么做了。现在，在父母起居室内雄踞着一台 大的庞然

大电视，这是父亲盼望已久的了。母亲一再反对的理由是，旧电视仍能看。总

之，父亲应该感谢基姆，而非惩罚他！真是太不公平了！

不过，谁又听说过成年人公平对待孩子们的呢？

基姆没兴趣继续嚼口香糖，于是将它吐了出去，口香糖在空中划了一道弧

线，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路边垃圾桶旁与刚才口香糖包装纸同等距离的位置，

不同的只是它落在垃圾桶另一边。基姆将双手插进裤兜，无聊地转过身来，这

时，马路对面的姨妈也正转过头来，看她的保护对象是否还在她离开时的原地

没动。基姆自嘲地想：他本可以悄悄靠近出事现场，大胆看一眼，且毫不推卸

地在心里承受创伤。不过，即使是精神脆弱的人，看一眼那被撞坏的保险杠终

归不算什么。呸！

基姆的手指尖在裤兜里触到几枚硬币。短暂犹豫后，他把硬币掏出来快速

数了数，有三个多马克。他想，够进对面咖啡店喝杯可口可乐了。等到妈妈和

贝姬回来，至少还需一个多小时，或许更久。基姆曾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看

病十分钟就够，却总是要耗三四个小时，而每次他都未能得到答案。似乎有法

律规定：即使原本很快就能完成，但在医院里耽搁的时间必须很长。另外，他

还一再问自己：为什么妹妹这么长时间仍每六个星期定期去医院看病，而她的

身体早就在那儿复原了。

或许因为医生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难怪，他们如何

能知道呢！这个地球上只有两个知情人，而这俩人是绝不会向别人透露实情

的，况且也无人相信⋯⋯

基姆的思绪极不情愿地回到很久以前事情发生的那一天。或许因为这个环

境，因为，他初次见到特米施托克勒斯恰巧就是在这家医院。而就在马路对面

的咖啡馆里，他还隔着咖啡馆的窗玻璃对基姆微笑，后来俩人一起在里面坐了

一会儿。就是在那儿，他首次感到他妹妹的病不寻常，而且⋯⋯

基姆挥去上述念头。

事情都过去很久了。虽未遗忘，却已过去。他和妹妹丽贝卡曾有一次（其

实不止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位于睡眠彼岸的世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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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现实成为梦幻，而梦境则变为现实。兄妹俩人到过那个世界，经历了他

们有生以来最奇特最伟大的冒险。可是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想法并未让基姆难过，但当他一回想到童话月球和它的居民们，想到

那位目光柔和而善良的白胡子老魔术师、好特米施托克勒斯 心巨人戈尔

克、还有他的朋友克尔希姆大熊以及金龙兰加里希、普利文王子、阿多和所有

在那次神奇历险中遇到并结下深厚友谊的人们，一想到再也不能与他们重逢，

基姆心里就掠过一阵遗憾，但他并未感到痛苦和愤怒。基姆知道，他并未真正

失去童话月球。那个神奇世界的一部分已深入基姆身体，有时候，他觉得那个

世界就像一道柔和而和煦的光照耀着他，这束光芒越强烈，他所处的周围环境

就越显得既阴暗，又没希望。

兄妹俩所经历的远非仅只神妙历险而已，他们还获得许多馈赠。虽然大多

数孩子们都拥有这些礼物，但绝少有人像基姆和丽贝卡兄妹俩这样真正意识到

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即：对幻想力量的信念，而且深知在我们感知世界的彼岸

还存在着更加广阔的世界，当前的感知世界仅是那被称为真实的浩瀚世界极微

小的组成部分。

基姆常常问自己，如果那些拥有无所不知的电脑与专业书籍的超级精灵成

年人要是了解到真相，他们会作何言论？给他们透露透露有这个世界存在的诱

惑有时实在非常大。

但他没那么做。兄妹俩所经历的事将始终成为他和丽贝卡之间的秘密，当

然还有特米施托克勒斯。

基姆若有所思地看着泛光的硬币，有些失望地轻叹一声，同时将硬币放回

裤兜里。就他那微薄的零花钱来说，进咖啡馆肯定太贵了。也许他能说服比吉

特姨妈请他喝杯可乐。她不仅人很和蔼，而且还非常大方，很少有例外。

正当基姆欲转身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姨妈投去“只能坚持最后一分钟，否则

就渴死了”的目光时，他忽然在对面咖啡馆的大玻璃上看见一个因反射而扭曲

了的形象，他的出现只有秒与秒之间的间歇那么短时间，就像救护车的蓝光那

样猛地一亮，但异常清晰。那不是无固定形状的光斑，而是一个人的轮廓。

一个他熟识的身影！

一位白头发、大胡子的老人，抬起左臂使劲朝基姆招手。小男孩手足无措

地呆看着他，然后半压着叫出来的声音转了个圈，瞪大眼睛，不相信眼前发生

的事。基姆身后没有旁人，咖啡馆玻璃上不会反射出谁的影子。也就是说，他

身后当然有人，就是那群散布着好奇围观事故救护车的人群。不少人甚至朝基

姆转过身来，并投来奇异的目光。因为基姆刚才确实叫起来，此刻还站在原

地，瞪着大眼，张大嘴巴，脸色惨白。一位妇女朝他转过身来，想搂住他的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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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却半途停住。

“有事吗，我的孩子？”她问道。看到基姆没反应过来，她又问了一遍。基

姆木然地点点头，强迫自己做出自认为是微笑的表情，但仍呆望着对面的大玻

璃和身后的空地，那位老人曾站在那儿并被反射到大玻璃上。那位老人并不像

本地男人那样穿西装和大衣，而是披着一件黑色大宽袍，长胡子落在前襟上，

右手执一齐人高的长杖，一条雕刻的裂开大口的长蛇盘旋在长杖上。

他刚才不在身后。

那位老人肯定不曾在那儿，因为基姆转身如此迅速，以至于不可能有人在

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消失在人群里。

但基姆非常清楚地在玻璃上看见那个老人。

“我的孩子，你确实没事吗？”那位妇女确认道“，你面色苍白！”她走近一

步，还是将手放到基姆肩上。她的手轻柔而温暖，笑起来和蔼可亲。她似乎真

的很担心。

尽管如此，片刻犹豫后，基姆还是将她的手推到一边，挤出笑脸，终于开

口道：“我没事，只是⋯⋯吓了一跳！”他用头指向身后的窗玻璃说：“反光，

您明白吗？”

那妇人眼中的表情表明她根本不明白，或者是不相信他。

“反光？”

“只是一个幻觉，”基姆慌忙保证道“，没事儿，真的！”

妇人狐疑地盯着基姆看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膀，转身回到人群中去

了。基姆在原地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就像变成了盐柱子一样。

然而，平静只是表面的。他脑子里却掀起了暴风骤雨。刚才说的几句话，

几乎耗尽了他全部力量。

一切正常吗？

突然，基姆大为嘲笑起自己方才极力想避开的想法。

一切均不正常！

虽然理智告诉他，一切都不可能，但另一更为强烈的声音突然挤进他的脑

海，对他说：他确实看见了一个身影。那个身影以及这身影抬起左手向基姆示

意均非幻觉，还有那老人脸上绝望、近乎震惊的表情。如果这一切均非幻觉，

那么，基姆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不再一如既往。

因为，那老人必是特米施托克勒斯 童话月球的魔术师无疑。

“你没事吧？”

基姆这是第三次听见这个问题。他用来作答的点头似乎和刚才那位妇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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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难以让姨妈比尔吉特相信。基姆双手和膝盖都在颤抖，心也在剧烈跳动，他

辟开一条路，挤过路上拥挤的人群，跑向横停在路上的救护车边，也就是姨妈

身边。比吉特姨妈看见他时，轻轻皱起眉头，不安的表情掠过她的脸，明显吃

上惊地迅速迎 他。

“我没事儿，”基姆说“，只是⋯⋯”

“是什么？”姨妈将手搭在他肩上，仔细看他的脸。基姆在最后一刻反抗着

她的探询，并想将手挪开。

他说“：我觉得有点⋯⋯奇怪。”

比吉特姨妈再次小声严厉而认真地对基姆说了几句，将手从他肩上挪开，

却又放到他额头上。“你肯定不发烧。”她实事求是地下了结论。

“确实没有，”基姆急忙说，“我只是肚子有点不舒服，也许是得了流感。”

“也许吧。”姨妈同意地说。她接着又问“：你今天吃过东西吗？”

“当然，”基姆答道“，如果没吃早餐，母亲绝不会允许我出门。”

“早餐？”姨妈疑惑地看着他，说“，现在可已快下午四点了！”

基姆回答说：“我不饿，而且也没那么⋯⋯”

“胡说！”比吉特姨妈打断他的话，声音不高，但那种语调却让人不能抗

拒。“我们现在进咖啡馆，你去吃块点心，最好两块。”

基姆认输了。他熟悉这种语调，知道任何反抗均不会有结果。尽管如此，

他还是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说：“妈妈和贝姬肯定马上就回来了，而且⋯⋯”

“他们会找到我们的， ， 而”姨妈强烈反驳他道 且， 我们在里面还能清楚

地注视入口处。忘了吗？车钥匙在我这儿。此外，我现在也正好需要享用一杯

咖啡了。来吧！”

“出⋯⋯什么事了吗？”基姆手指着救护车问道。有人关掉了救护车的蓝

光，两个司机下了车。双手插在裤兜里的那个司机注视着被撞进去的汽车挡泥

板摇头。和周围其他人一样，基姆看见了事故现场：救护车开上人行道，撞飞

一些石花盆后，尖叫着缓缓撞上一排装饰大门拱的石桩中的一个。车撞得并不

严重，只是小摩擦，而挡泥板和半边冷却液管却已报废，保险杠被撞进车里，

将轮胎划破。

谢天谢地，救护车里没有乘客，两名司机也都系了安全带，因此没人受

伤。司机开着蓝光灯是为警示后面的司机别撞上这辆事故车。

“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基姆好奇地问。

姨妈怀疑地注视了他一小会儿，心想，他刚才或许是装作难受，好快速偷

看一眼事故现场。不过她马上否定了这种想法。她耸了耸肩膀，用手指向一群

退后到大门拱外、正热烈讨论着的人群。基姆看见在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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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个司机和一个高个黑发男孩。这男孩感觉有点特别，但基姆说不清哪儿

不同。

比吉特姨妈开腔道：“那个男孩突然跳上马路，司机为躲闪他而打方向盘，

因而失控。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基姆踮起脚尖，好看清楚。那两名警察、救护车司机和男孩站在大门拱墙

的阴影里，基姆难以看清他们的面孔。无论如何，那个男孩的面容有些 ⋯特

别。他的面部表情空得奇怪，没事人儿似的，仿佛围绕他发生的事与他无关。

一名警察抓住他肩膀教育他、摇晃他，而他对此毫无反应，就像根本没看见。

“吓呆了，”察觉到基姆好奇目光的姨妈判断道“。这种情况常有，等那男

孩回忆起发生的事，也许还得有一会儿。唉！”她叹息了一声，转身指着基姆

和对面的咖啡馆，“会有人照顾他的。这里这家医院不就是干这个的嘛！走吧，

你不能再在这儿张望了。”

基姆可以顺从，但还要看那男孩一眼。为什么会有似乎在哪儿见过那个男

孩的奇怪念头呢？不，不认识，基姆很肯定，此前他从未见过那男孩的脸。但

内心总有个声音告诉他，说他肯定知道那男孩是谁。

是的，太奇怪了。

奇怪，而且很让人不安。

基姆咽下几口点心后，又补上一杯可口可乐，他这才发现没想到点心竟然

如此美味可口。他内心的不安亦同样缓解，也不再发抖了。过了一会儿，他脑

中已不再一片混乱，而且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透过窗玻璃看到的那个人只是

自己臆想出来的。

基姆甚至为此找到一种解释，而且它竟如此简单。他未能在最初几秒中内

想起这点来，使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愚蠢。他当时遇见特米施托克勒斯时，就

是在这里，这间咖啡馆的玻璃前，一切开始的地方就是在对面那家医院里。回

忆太强烈了。曾有一刻，它们几乎使基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模糊起来 他还

能有别的什么期望呢？基姆相信总会摆脱那些念头的，而这当然不可能。有些

东西，人类从未真正深入了解。童话月球的历险即是如此。

吃完一块点心后，基姆的胃口才真正被调动起来了。所以，当比吉特姨妈

提出再来一块时，他没拒绝，而姨妈靠后一些，用惊奇的眼光看他竟能如此特

别地调动起胃口。事实上，早餐以来，除了五块口香糖，基姆滴水未进。这本

不反常，因为基姆与普通美食家不同。他将吃饭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讨厌的

事。他反对定时进餐，只愿在真饿时才吃东西。他现在饿了，而且点心的味道

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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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姆坐在那儿，一边大口咀嚼，一边看医院入口处的情况。此时，街道完

全被堵死了。拖车弯弯曲曲地驶向事故车，有时还借用一段人行道。而在拖车

前前后后，已有无数车挣扎着开辟道路。开始还只有几辆好奇的车缓慢行使，

因而堵住了后面驶来的汽车，到后来整个交通彻底瘫痪。车一直堵到马路尽

头，甚至更远。基姆有点幸灾乐祸地看那两名警察是如何勇敢而无能为力地试

图恢复交通秩序。

基姆将目光从车群和行人中移开，转到那名穿绿色制服的警察身上，这警

察从大门入口处出来想挤回他的警车上去。他独自一人。

“有什么事吗？”始终跟着基姆目光的比吉特姨妈问道。他看了她一会儿，

从她目光中得出结论：他脸上的表情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事，”他

说“，怎么了？”

“你为什么那样紧盯着那警察看？”

基姆不安地耸了耸肩，腾出时间吃了一大口奶酪点心，满口食物地嘟哝

道“：他单独一人。”

“什么？”

基姆咽下一大口点心，尽力忍住咳嗽，赶紧喝掉杯里剩下的可乐。姨妈没

看见他向空可乐杯投去的遗憾的目光。他重复道：“他独自一人。我原以为他

们会将男孩带走，因为毕竟是他引起车祸的！”

比吉特姨妈耸耸肩，回答道：“他们会记下他的个人情况，他终究没犯什

么大错。或许他们把他留在医院里，那男孩看起来情况不妙。”她将话打住，

又朝大门望去，然后补充道：“你妈妈和贝姬来了。”基姆最后咬了一口点心

准备站起来，但比吉特姨妈却示意他坐下，说：“别急，有足的够时间，她们

已经看见我们了 你看见了吗？”

她举起手招呼着。基姆的母亲在马路对面也回应着。她和贝姬正迂回着绕

过将两条车道挤得满满当当的汽车奔咖啡馆而来。眨眼工夫，他们就出现在桌

前 。

基姆的母亲摇着头问道：“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整个交通都瘫痪

了。”

“一场交通事故。”姨妈指着涂成刺眼黄色的拖车。此时，拖车已钩住出事

的救护车，准备将它从马路当中拉开，而不碰坏旁边六部车。基姆用近乎研究

的兴趣观察拖车是如何以厘米为单位前后挪动，那甚至难以被称为移动，而那

两位警察也开始高声盲目地向司机们发出指挥令。基姆想，或许应将马路连同

堵死了的汽车用水泥浇铸起来，等水泥变干后，在它上面开条新车道，这也许

比无效地试图疏导交通的努力还快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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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赶走了这些愚蠢的想法，与坐在对面椅子上眼馋地看着他吃剩下来的奶

酪点心的妹妹交换了一下目光。片刻犹豫后，他将碟子推到她面前。反正他已

吃饱了。

“你不用吃剩的！”比吉特姨妈朝基姆投去惩罚性的目光，然后将碟子推了

回来。“我重新给你要一块。”她说着招呼侍者过来。

“我们最好动身！”基姆母亲说。

“走？”比吉特姨妈轻声笑起来，但并不特别幽默“，在交通畅通前，顶多

只能靠辆坦克才能从停车场出来。干脆坐下喝杯咖啡吧。”

基姆的母亲犹豫了片刻，看了眼对面的情景后她最后相信妹妹说得有理。

她叹了口气，让自己坐下，点了一杯意式咖啡，给丽贝卡点了一杯橙汁和一块

蛋糕。

“哦，情况怎么样？”比吉特姨妈面朝向贝姬。丽贝卡并不完全同意定期去

看病也不是什么秘密。近几个月，她甚至强烈反对再去医院，而是由母亲和姨

妈强迫给拖来的。基姆不太明白 他妹妹倒不会伤心。医生们努力想说服自

己，证明她确实已度过持续几周时间的昏迷。虽然事情发生很久了，但医生们

仍想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后遗症。

“太棒了，”母亲站在丽贝卡的立场说，“这是最后一次 至少在今年

内！”

不仅基姆惊奇地抬起头“，最后一次？”比吉特姨妈重复道。

“他们希望在六个月后再见她！”母亲证实道“。教授今天再次亲自给她做

了检查，他说对她的健康状况非常满意。没理由再每几周来一趟，每隔半年来

一次，再来两三次，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这可太棒了！你不也这么认为吗，贝姬宝贝？”

贝姬宝贝生气地瞪着她，基姆不大明白为什么。部分可能是因为讨厌这么

称呼她。但似乎还有别的原因。丽贝卡从未特别少言寡语过，但自进咖啡馆以

来，尚未发一言一语，总的看来似乎很安静。对基姆来说过于安静了。像是有

什么事使她压抑，或是见到什么让她惊骇的事情⋯⋯

“愚蠢的医院，”她终于开口了“，我讨厌它！”

比吉特姨妈吃惊地看着她，母亲则忍不住大笑起来，终于姨妈也笑起来。

“好吧，总算过去了，你会发现：半年时间可不算短。”她说。

丽贝卡向她投去让人费解的一瞥，然后转向她的蛋糕，侍者这时正好将蛋

糕端上来。街上，拖车终于将卡住了的救护车拖出来，之后却又陷入瘫痪的交

通中动弹不得。基姆看见一位开辆敞篷跑车的年轻女士是如何不放过车前的小

空隙，将她的跑车前后挪动，直至跑车再也出不来，一头撞到前车的后保险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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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车司机下车来，街上吵成一团。

基姆无聊地来回啃着吃剩下来的点心。突然他看见马路另一端冒出一名骑

警，正试图在钢铁车阵中为他的坐骑找到一小块儿立身之地。这原本并不奇

怪，在杜塞尔多夫，偶尔还能看见骑警，有时候，这是唯一能在被堵死的马路

上往前挪动的方式。尽管如此，此情此景仍使基姆有点着迷。他再次觉得，这

画面似乎向他预示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清。

“情况可能会更糟，”比尔吉特姨妈叹息着说“，我们如何才能出去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基姆的母亲又问了一遍。

“其实没什么，”比吉特姨妈答道“，一个男孩跑到救护车前，司机为躲闪

上去了。只有车受损。”他而打方向，撞到大门

“一个男孩？”

比吉特姨妈点点头。“是的，他看起来行为举止很怪，你知道吗，我觉得

他事后看起来像个没事人儿似的，似乎在做梦。他的穿着亦很奇特。”

基姆咽下他的点心时呛住了，嚼碎的点心喷到丽贝卡和姨妈身上。丽贝卡

尖叫着迅速抓起一小块蛋糕朝基姆掷去，比吉特姨妈大声斥责起来。蛋糕擦过

基姆的脑袋，落到他身后一位胖妇人的裙子上。那妇人惊跳起来，差点撞翻急

忙跑过来的女侍者手中的托盘。女侍者也高叫着蹦到边上，壶里的咖啡全洒了

出来。这时，丽贝卡又用叉子切下一小块蛋糕，这回不偏不倚，正击中他哥哥

的脸。

一般情况下，基姆会为这突如其来的混乱乐开了花，但今天他一点儿也没

觉得有趣。他甚至未察觉右脸上开始逐渐落下的奶油。

他的穿着真怪！没错！

这是他一直感觉到的事！他自己怎么没一眼就马上想到呢？

一个轻微的声音从他脑后传来：因为不可能，你明明知道这绝对不可能。

然而这却是他理智的声音。但同时还有另一种大得多的声音，他肯定这声

音说得对。窗玻璃上的画面！表情像在做梦的男孩以及他奇特的穿戴，丽贝卡

愤怒的表情以及她来到此地后所感到的不愉快。

只有一种解释，即使它绝不可能。肯定是这样，否则不可能所有的事同时

发生，世上所有的事！

他别无选择，只有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

基姆猛地跳起来，碰倒了椅子，放点心的碟子也从桌上滑下来。

“基姆！”他母亲喊道“。你去哪儿？回来！”但他根本听不见。他在原地转

了个圈，然后冲出咖啡馆。等到他母亲准备追过去时，她儿子已经跑到马路对

面，消失在医院大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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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姆今天为他如此频繁地来到医院感到高兴。其间，他已熟悉了医院的环

境，感觉像是在家里。对于现在该干什么，他丝毫未作考虑，而且，他没向看

人打听那个男孩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似乎很正确，尚且不谈去打听可能

根本不会有结果，只徒然耽误他的时间。如果不是他母亲，比吉特姨妈肯定会

追出来她身手异常敏捷。

感谢上帝，基姆有些优势。他穿过拱门，向左边围着正忙碌着的救护人员

画了个大十字，然后大步越过修剪得很短的草坪奔向正进行急救的白色水泥屋

子 当时他来探望丽贝卡时，就常从玻璃窗向外张望，观察抢救的全过程。

那男孩肯定先被带到这儿来，而且就在不久之前。总而言之，从那位警察独自

从门中出来还不到十分钟。

基姆回头望了一眼，确信比吉特姨妈或别人都没跟过来。只有护士像遭到

雷击似的站在那儿呆看着那个高个金发的肇事男孩越过修剪齐整的草坪，并且

转了个圈一跃跳过写着“勿践踏草坪”的牌子。

快到初诊台时，基姆又蹦蹦跳跳地跑到砾石道上。他满身大汗，因紧张而

喘息着迈进大楼。红外线自动门在基姆面前自行打开的速度像是在爬行，基姆

差点撞到玻璃上。他冲进大厅时，一股浓烈的消毒液和医院的气味扑鼻而来。

医院那泛白光的瓷砖、医生护士的白衣服、冰冷的塑料椅、墙上一点儿也不可

爱的宣传品，还有插在塑料花篮中的人造花徒然地试图缓和医院紧张的气氛，

这一切再次有力地唤起了基姆的记忆。陡然，基姆觉得自己渺小而无着。他也

许不该来这里。太疯狂了 那男孩或许并非是他所认为的那个人。几分钟后

比吉特姨妈就会出现在他身后，虚张声势地发怒，这（加上晚上必然的与父亲

的不愉快的谈话）将是全部结果。即使那个男孩在这儿，他怎样才能找到他

呢？

基姆停在门边没动，好让自己喘着粗气的肺有片刻喘息的机会，至少能说

出话来。之后，他走近占据大厅右半部分的大柜台。六名护士坐在闪绿光的电

脑屏幕后，似乎没有注意到他。

基姆夸张地咳了一声，直到他连续咳了三声后才有位年轻的护士真正朝他

看。当她第一眼看见他热汗涔涔的样子时，显得有些迷惑。之后，她和气地微

笑着站起来。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年轻人？”她问道。

问得好，基姆心想。如果能想出答案，他会说一大堆的。他脑子一转，口

里干脆蹦出最先进入他脑中的话“：我哥哥，”他喘着粗气说“，我找我 哥

哥，他刚被送来。那汽车事故，我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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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结巴起来，那护士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他终于不得不打住。

“你哥哥？那他叫什么？”

“托马斯。”基姆回答道，这是蹦进他脑海的最好的名字。

“还有呢？”

这下基姆可陷入尴尬之中，而这时，有个偶 确切地说，然救了他的驾

是另一位护士从电脑显示器上抬起头来，透过眼镜，看了看基姆，又看了看她

同事。

“是那个差点在大门前被车碾过去的男孩吗？”她问。

基姆使劲点头。

“他不在这儿。”

尚未等基姆真正体会到她的话所带来的失望情绪，她又补充道：“他们将

他送到儿童医院去了。”她从电脑上探过身来看着基姆，目光具有穿透力。电

脑屏幕的绿光反射到她眼镜上，看起来就像在她眼睛里流逝着数字的长龙。

“儿童医院？”基姆确认道。

“你现在可不能去！”她说“，不过你来，太好了。你哥哥一声不吭。我们

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许你可以帮助我们⋯⋯”

“这些我会告诉那边的医生。”基姆打断她的话，一阵风似的跑了。

“嘿！”护士抗议道“，你不能⋯⋯”基姆当然能，他已在这么做了。

他几大步迈过大厅，这次却真的撞到那速度如蜗牛爬的自动开启的玻璃门

上，然后踉跄着跑了出去。儿童诊所位于这家大医院的另一头。基姆用绝对能

创记录的速度跑完了近两公里的路。虽然当他抵达这幢六层高的儿童医院楼时

已上气不接下气，但他肯定，无论是比吉特姨妈还是其他可能追来的人均难以

在这种赛跑中取胜。

他因跑累了而踉踉跄跄地踏进医院，迅速环顾四周，这儿比接诊台安静得

多。这儿没有长柜台，只有一个用金属圈起来的玻璃圆孔，圆孔后空无一人，

对面墙上有两部电梯。

有扇门此刻正在闭合，基姆碰巧瞥见那褐色高跶系带的鹿皮靴。

他妈的！仅仅晚了一秒钟。

基姆差点冲进另一部电梯，却意识到那也无济于事。他突然向右划了个勾

形路，两三级台阶并作一步，向楼上跑去。跑到二楼（西方为一楼）时，他刚

好看见电梯门里的灯光逐渐熄灭，他稍停片刻，又向下一级向上的楼梯台阶跨

去。

然后是上一层楼、再上一层、第四层⋯⋯

当他终于爬上第五层楼、看见电梯门打开时，他正在想，如果自己作为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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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心脏病病人也在这儿住间病房也不错。

基姆因过于紧张而有些晕眩当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对着楼梯口通往

走廊的门倒下去的时候，心里只想吐。那名陌生的男孩恰在此刻在护士搀扶下

从电梯走出来，右转，快速走向对面方向，因此，谢天谢地，护士没看见他

那男孩也没看见基姆，但基姆得以飞速瞥见男孩的脸。那张脸始终一片空白，

毫无表情，就像在医院门口一样那陌生人的穿 比吉特姨妈怎么说着确实

来着？ 奇异：他脚穿由近乎天鹅绒般柔软的紧腿高跶系带长靴，身着略薄

的几乎同质的皮长裤，外套一件宽松衬衣。一条金色铜扣宽皮带将衣裤连接起

来，肩上搭着件够不着皮带的披肩，也是皮的，但却是酒红色。

基姆如遭雷击般呆望着那男孩和护送他的护士缓步走向走廊深处，消失在

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里

不可能！基姆想，一次又一次。他的心脏和肺部一个比一个疼，他剧烈颤

栗，像是寒热发作。他脑海中疯狂地飞速旋转，试图给这不可思议之事找出一

种解释。

他身后有扇门自动关闭了，使他吓了一跳，连忙躲进楼梯间，屏住呼吸，

将身体贴在门边墙上，听逐渐临近的脚步声，幸好脚步走过，没有停步，直到

声音完个消失，基姆的心仍在狂跳不止，现在，激动甚于紧张。

他就这么原地不动地等着，直到脚步声终于从走道的尽头传来；但这次不

再是踢踏、踢踏的声音，而是像医生护士所穿的运动鞋那样轻，几乎无声。基

姆鼓足勇气走出来

那位护理男孩的人向基姆走来。他独自一人，但右手拿着点东西，基姆看

过几眼后认为是条皮带子。皮带子旁边有两根管子，似乎是用来将皮带固定到

腰带上，同样用皮子缠起来的一把匕首的把吊在外面。

护理人员站那 住脚，问基姆：“你在这儿干什么？”态度不大友善“，探视

时间已过。”

“我知道，”基姆回答道，暗地里对他那冷血态度有点吃惊。“我想来接我

的父母　　他们在我兄弟那儿，他今天早上刚做完手术。”

护理眼中的怀疑没有丝毫退去“他住在哪间病房？”他问。

号。”基姆碰运气地答道。

“你少上了一层楼，”那人回答道“，这是五楼。”他指了指电梯，说“：我

正巧要上去，你可以一起进来”

基姆摇了摇头，说：“最好不，我不喜欢电梯。有次被关在电梯里。再说，

我腿儿着更快谢谢！”

基姆片刻犹豫后真的向上爬去。他刚跑到楼梯转弯处，就听见下面通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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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间的门被打开。原来那护理的疑心并未消除。

基姆停住不动，听动静。几秒钟过去后，下面的门关上了。又过了一会

儿，传来电梯启动的嗡嗡声。基姆回转身来，又跑下楼去。

当基姆来到估计是那个男孩的病房门前时，他试图压抑住来自理智的内在

他此刻的所作所为，太不的声音 可思议了。也许那男孩不是独自一人在屋

里，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他几眼，即使有人来，也至少会在片刻之后。基姆

如前几次一样忽略了他脑中的无声低语，战胜了心中的恐惧，轻声而坚定地扭

开门把手。

房间又黑又静。窗帘关上了，基姆只能看见白色床单上黑色的男孩身体的

轮廓，看来他的运气似 男孩确实独自一人。乎出奇的好

基姆走近床边，看见护理脱掉男孩的衣服，将他塞进一套白色睡衣里。他

的衣服被整齐地叠起，放在床另一边的凳子上。兜里的东西摊放在小床头柜

上，很明显，护理在努力寻找他的证件或是其它证明。如果这男孩确是基姆所

认为的那男孩的话，那护士可得且找呢！在男孩来的世界里，人们不知道什么

叫证件。

基姆轻轻在床前弯下腰来，仔细观察那陌生男孩。基姆踏进这间屋子时，

那男孩似乎睡着了，因为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未对基姆的出现作出任何反

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男孩瞪着大眼睛，望着天花板。

“喂！”基姆小声道。

没反应。男孩面部肌肉丝毫未动，眼神仍然发空，即使当基姆俯身到床

上，将脸移近那男孩的脸时，他那深色的眼睛像是被来访者看穿了似的。基姆

现在十分肯定男孩没看见他；正如他忽略了那辆险些轧过他的救护车，还有那

带他过来的护理。

尽管如此，基姆仍再次试着找男孩攀谈。

“你听见了吗？”他问。没有回答。

基姆咬了一下下嘴唇，继续开口前，迅速朝门口望了一眼：“我知道你是

谁。你尽可以相信我。这儿的一切都会让你害怕，但你没、没必要装睡。我知

道你从哪儿来。是特米施托克勒斯派你来的？还是普里温王子？”

听见这两个名字，男孩的眼里有亮光闪烁，但瞬间又消失了。基姆不能确

定是自己真的看见男孩眼神的变化，还是他希望如此。那男孩看来虽神智清

醒，但却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

基姆失望地退后，直起身子，正欲转身向门口去，但还是站住了，回身望

了 上摊开的东西。他快速走过去，仔细检查裤兜里的东西。一眼床头柜和凳子

他没找到对他有帮助的物件，只看见一根搓成的拴着鱼钩的绳子，两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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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石和一把微型三孔笛子，笛子还没基姆小拇指长。基姆自问，用这微型乐器

究竟能奏出何种音乐来？那乐器看起来像是给侏儒用的。或许真实情况就是如

此。

基姆不解地用手掂量着笛子，将他握在手心，转向凳子上的衣服。尽管看

到找到目前的一切，这仍可能是个偶然，一个非常非常贴近真实 但的偶然。

他却完全有可能。基姆所需要的东西就是证明。

还未等基姆转向男孩的衣服，他就找到了。

男孩所穿的衬衣、裤子和皮靴均由他印象中那极细腻、且几乎撕不破的皮

制成。皮带扣是闪光铜材质。当基姆将它拿起来，想端详它上面做工精良的图

案时，仿佛有一桶冰凉的水泼进他后脖颈：皮带扣上有一匹马从半月形图案中

奔腾欲出。仔细看像是个扭着的 形。基姆困惑地盯着皮带扣看了足有一分

钟。这时，他身后的门响了，一大群医院服务人员拥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他

在电梯边遇见的那名护理和接待处戴眼镜的女护士。

“你在这儿干嘛？”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一只手抓住他肩膀，用力将他从

衣物边拽开，另一只手扯走裤子，扔回到凳子上。有人开始摇晃他的肩膀，对

他发问的声音越来越大：“你是谁？想在这儿干什么？”

基姆站着，一言不发。直到有人拽着他胳膊将他拖出门外，他仍注视着男

孩那在光线很暗的病房里犹如在火中闪亮的皮带扣，注视着它以及上面的花

纹。

那图案绝不只是一幅简单的画，而是一个徽记。

他曾见过这徽记， 甚至曾无数次见过。那是童话月球自豪的草原骑兵

国采洼龙的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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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心里忐忑不安，不能基 确定今晚父亲下班特别晚是否是件好事。他虽

因此能在大难临头前喘息片刻，但即使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并不快乐。

他几乎想不起后来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那个将他扯出病房的护理人员把

他推到主治医生办公室，而唯一让他回到现实中来的是气喘吁吁、不知何时出

现的母亲，她大声反驳斥责，首先保护自己儿子 同时看了基姆一眼，那目

光意味着大难即将来临，这一点基姆心里再明白不过了。然而，这一切并未扰

乱基姆的思绪。他的思想仍围绕着那无名男孩的皮带扣及其所代表的含义转。

如果说其它一切均为偶然，这个却不是。毫无疑问，那男孩是来自采洼龙的草

原骑兵，采洼龙是位于童话月球腹地的一大片平原，在基姆认识的大多数人心

目中，那片土地根本不存在，那里的居民也无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基姆回忆起来了，后来，当他稍微平静一些、恢复清醒之后，这场冲突甚

实在万幸，哈尔塞伯格至引起那名主治医生的注意， 教授与拉尔森家很

熟，毕竟他长期以来一直给丽贝卡治病。医院管理处最后放弃叫警察，唯一要

谢的就是他，因为他反对这么做（当然还有基姆母亲那天使般动听的好话）。

基姆不理解这整 他只不过走进一房间，看了一下个冲突是怎么回事，

那男孩的衣服，除此之外，毫发未取，别无他动。

医院的人似乎不这么看。当基姆的母亲使教授冷静下来同意放他们母子走

时，那些人脸上写着狂风暴雨的表情，特别是那位在接待台前告诉基姆情况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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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眼镜的护士更是对基姆怒目圆睁。

他们终于离开医院时，至少有 交通已经畅通，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路边停着辆红色敞篷跑车，那辆车的发动机水箱防护罩被撞瘪了。不远处停着

辆警车，警灯蓝光闪烁，但警笛没响。周围零散地站着几群人在讨论着，有的

声音还很高。基姆只听见只言片语。他从所捕捉到的零星话语中判断，他跑进

医院后还发生过一些事。

但这些却丝毫未提起他的兴趣。他现在的情形类似刚才比吉特姨妈形容那

仿佛在梦中。基姆的思绪疯狂旋转，他男孩的样子 一次次反复问自己：童

话月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使他在镜中看见特米施托克勒斯的脸，并且还

会有采洼龙的荒原骑手出现在此地？

比吉特姨妈驾车越过平日甚为拥堵的莱茵河大桥时，基姆的母亲试着开始

她当然想弄清楚基姆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一场谈话 。想知道他今天奇特的举

止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等等⋯⋯

基姆一个问题也没回答。他能说什么呢？难道说他看见一名来自他梦中世

界的魔术师和一名男孩，说他曾在那个世界里骑在一条龙背上飞驰着进行了一

场大战？太可笑了。如果他讲出这些事，必然会很快被送回医院去，而且定会

被关在精神科的隔离室里。

基姆在丽贝卡脸上来回扫了几下，试图装出出现瞬间耳聋，根本没听见母

亲问话的样子。但丽贝卡却避开他的目光。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可与之谈论他

的经历的人。无论如何，他们当时都去过童话月球。但贝姬年龄还太小，尽管

他们共同历险，但她的智力常常几乎同小猫小狗差不多，尚且即便他想同贝姬

谈特米施托克勒斯和年轻的草原骑兵的事，也不可能在车里，而且当着母亲和

姨妈的面（尤其是在她们耳边）！得等回家后他们不被打扰时再说。

他们很快就回家了。但很难不被打扰。

还未等比吉特姨妈将车在家门口停稳，基姆就第一个跑下车来。他急切地

打开门，想立即冲到楼上自己房间里去，但他母亲声调严厉地将他喝住，并朝

大餐桌指了指：通常，拉尔森家所有问题都在那儿解决，所有冲突都在那儿平

息，如有必要，判决亦在那儿做出。今天肯定是要对自己宣判了⋯⋯

然而，基姆并未抗拒，而是毫无怨言地坐到一张椅子上，面无表情。他坐

下来，等待事情来临。只有极短一瞬间，他试图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但随即

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的托词听来几乎与事情真相一样可笑。

等待中的审判又耽搁了一会儿。母亲将丽贝卡带到楼上她自己的房间里，

比吉特姨妈进厨房煮咖啡去了。她时不时隔着房间望他外甥几眼，见他正像个

罪人似的紧张地摆弄自己的手指头。基姆的母亲终于下楼来坐下，而比吉特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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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正端着一块放了两杯咖啡和一杯加蜂蜜的热牛奶的托盘咔嗒咔嗒地走过来。

虽然他只看一眼就翻胃，却仍然拿起盛牛奶的杯子，喝了一大口。这倒不是因

为口渴 谁能无过呢。，而是想讨好健康狂热分子姨妈

“那么？”母亲开场了。

“什么那么？”基姆装傻，反正他并不十分难过 如果能信任他妹妹的

话。

他母亲的面部表情越来越阴沉“。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她说道“。怎

么回事？你为什么闯进那间病房？”
”

“我没有闯。”基姆气愤地辩解道“，我

“行，”母亲打断他的话“，可医院管理处那护士用的就是这个词。”

基姆惊讶地看着他母亲。那个戴眼镜的护士？他还真没注意到她的措词竟

如此严重，因为他的思想尚在遥远的远方，确切地说，是很远很远之外的另一

个完整的世界。

“我们并不想对你怎么样，”母亲继续说道“，相反 我很清楚，你这样

做绝不会没有原因。你终究不再是个小孩儿，而是半个成年人了。”

“这个原因使我们同样感兴趣。”比吉特姨妈补充道。她喝了一口咖啡，

“如果不是你母亲与医院教授熟，你现在还一大堆麻烦在身难以摆脱呢，你明

白吗？”

基姆点点头，努力压住就要蹦出来的大笑。一大堆麻烦？可惜姨妈哪里知

道他可能已经有多少麻烦了。

“你找那男孩干嘛？”母亲继续追问道。

“那个护理人员一口咬定你是想偷那男孩的东西。”

“胡说！”基姆反驳道。

母亲点头道：“我也是这么说的，谢天谢地 那教授帮了你，否则我们

此刻也许还在派出所里呢。尽管如此，那护理人员仍坚持说，他进门时，你手

里拿着男孩的东西，是这样吗？”

基姆不情愿地点点头。除了那名护理，还有几个人看见他手中拿着那男孩

的皮带，反驳也没用。

“为什么呢？”

“我只想⋯⋯看看。”基姆支支吾吾地答道。

“那么，究竟为什么呢？”

“我 ⋯不知道，”基姆嘟哝道，“它样子很奇怪，我想，我⋯⋯我也许认

识那男孩。

比吉特姨妈紧锁双眉，母亲也重新打量基姆“：在哪儿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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